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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亮山在哪儿？ 在云南边陲保山施甸县境内。
为何叫“亮”山？ 因为它秃，光秃秃，一片荒凉。

20 多年前， 一位从地委书记位子上退下来的
老人，在这里搭下窝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树
不止、 护林不止， 一直干到 22 个年头后的一个秋
天，他再也干不动了，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老人叫
杨善洲。

两年前，一个演员来到这里，要把老人的事迹
搬上银幕。 他说：“刚接戏那会儿，我对这个人物的
真实性还有怀疑， 世界上真的有这样无私的人吗？
可到了保山后亲眼一看，我为我心里有个问号而感
到内疚，说夸张了有点羞耻。我上了大亮山的林场，
看到过去曾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山，现在变成了一望
无际的大林海。 这森林不是假的，是这个老爷子退
休后带了一帮子人，在山里 20 多年干出来的。 ”于
是，他钻进了杨善洲的生活，翻山越岭重走杨善洲
的路，还借来杨善洲的衣服、帽子、布鞋、油灯、拐
杖，整天穿着、拿着找感觉。他说他的灵魂得到了一
次净化，成了杨善洲的“粉丝”。这个演员是李雪健。

电影拍完进入后期制作，有人说，这片子能获
奖。 李雪健说：“如果得奖， 我要把奖杯捐给老爷
子。 ”他把这个念头说给朋友们听时，谁都没在意。

谁知，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承诺！
电影《杨善洲》获奖了，像以往，一次创作完成，画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这次不同，大亮山上那个远去
的老爷子的身影，还牵着他的心。 他还有个愿要还。

《杨善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焦裕禄》，不仅因
为两部影片有着类似的主题，而且因为它们是李雪
健演艺生涯的两座丰碑。 1990 年，电影《焦裕禄》使
李雪健迎来了表演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夺得了当年
的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
角奖。 在 21 年后，李雪健再度通过他精彩的表演，
使观众记住了另一位人民的好书记———杨善洲。

然而，20 余年过去了， 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
两部影片上映之后的不同结果， 令李雪健感慨不
已。 “去年 6 月 30 日，《杨善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首映。 7 月 19 日，全国公映，我当时在昆明。云南观
众的热烈反应使我很兴奋， 可北京一家影院，8 个
放映室，当天只有一个放映室在午饭时间安排了一
场放映，全场只有两个观众，其中有一个是我爱人。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宿没睡着觉。 一盆冷水泼得我
浑身发凉。 回到北京两三天后，我又接到儿子的电
话，告诉我，另一家影院在晚上七点半安排了一场，
比 7 月 19 日那天好了一些，有三个观众，其中有一
人是我儿子。 同期上映的《变形金刚 3》，当天票房
过亿元！ 为什么？ 我便去看看一天票房过亿元的电
影是什么样的。 看完后，有人问我感受。 我说，哪个
国家哪个民族不夸自己啊，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
所谓寓教于乐。《变形金刚》不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
广告嘛！‘广告片’票房一天就上亿元。我懵了，也不

懂。 后来，《杨善洲》票房也过亿元了。 我的一个朋
友，带着孩子去看，看完后，他发一条信息给我，说
孩子流泪了。 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特别高兴，给他
回信息说：我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我要流泪了。我得
到了安慰，得到了鼓舞！ ”

“相似的人物和电影，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
别？是时代不同了，观念不同了，还是什么？”李雪健
说他仍然没有想清楚。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年轻观
众对于这部影片的接受和认可。在第十九届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上，他凭借《杨善洲》荣获最佳男演员
奖。 “我儿子说过，我这样的演员在年轻人中‘人气
不旺’，但我上台领奖时，同学们的掌声给了我极大
的鼓舞。 我说，这个掌声不是给我的，是给老爷子
的，是对杨善洲这个人物的认可和热爱。 ”

也许是回应雪健的一片赤诚，电影《杨善洲》继
在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奖后，又先后夺得了中国电影
“华表奖”、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贡献者奖和北京影
视界的最高奖“春燕杯”奖。 我知道，这一座座奖杯
在他心里有着怎样的分量！

2013 年的金秋 10 月在雪健的期盼中来临了。
10 月 10 日， 是杨善洲逝世 3 周年的忌日，也

是云南保山杨善洲事迹陈列室建成开展的日子。 8
日清晨，我有幸随李雪健提前两天踏上了“还愿”之
旅。 飞机从北京经转昆明降落在保山机场后，我们

一路奔波，沿施甸河溯源而上，两岸格桑花开得正
旺，雪健心情大好。到达林场后，又换乘越野车一路
颠簸，终于攀上了大亮山顶。 至此，行程已逾 2600
多公里。 极目远望，林海绵延，郁郁葱葱。 雪健在杨
善洲的塑像前伫立凝思良久，自言自语地说：“老爷
子，我来看你了。”由于赶路急，我们没有带鲜花来。
真巧，在我们之前到来的几个参观者一下认出了李
雪健，十分惊喜。 他们刚刚把一个大花篮放在墓碑
前，一位抱着女儿的年轻妈妈就把自己手中的一束
金黄色的菊花递给雪健，大家一起深情地缅怀杨善
洲老人。 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10日上午，在捐赠奖杯仪式上，施甸县女县长张
云怡郑重地一一接过奖杯后要退下， 雪健忽然说：
“张县长，你先别走。 ”县长一愣，大家也有点愣。雪健
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说：“我还有件小事要
托付给你。 这是我拍《杨善洲》得的奖金，我也带来
了，我托你把它转交给大女儿杨惠菊。 逢年过节，清
明到了，让她替我给老爷子扫扫墓、献把花吧。 ”立
时，掌声四起。 “也替我去家里的墓地给跟着老爷子
吃了一辈子苦的老伴儿张玉珍阿姨上上坟……”哽
咽， 他说不下去了。 我见到主持仪式的保山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蔺斯鹰，忍不住转过身去擦拭眼泪……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大概只有我知道：电影《杨
善洲》获得的奖项，不止那四座奖杯，它还获得了中
国电影“百花奖”的提名奖。出门前收拾奖杯时，雪健
说：“提名奖，有点遗憾，就不拿了吧。”可他却把因提
名奖得到的一万元奖金，也装进了信封，和那四座奖
杯获得的奖金一起捐给了杨善洲的后人……

终于要和大亮山说再见了， 保山市委书记李正阳
一早赶来送行。瞧吧，雪健要带回北京的有杨善洲的大
女儿惠菊摘的柿子、存下的核桃；二女儿惠兰亲手酿的
葡萄酒、酸茄醋；老三惠琴更是木耳、三七、红茶、蚕豆
等大包小包占满了手。人群中，一直默默跟着的年近七
旬的善洲林场老场长自学洪，手里备着一瓶矿泉水，一
有空隙就赶紧把水举过来：“雪健，喝口水呦。 ”

我不禁有点恍惚，这是拍电影呢还是生活中啊？
无关紧要。 大亮山的“还愿”之旅，已是那样深

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我国许多美好的地方，比如三山、五岳、
五湖、四海等，我差不多都去过了，自以为眼
福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随着年龄增大，腿脚
变懒， 一般情况下， 能不去的地方我就不去
了。当有朋友相邀去阿尔山看看时，我的态度
不是很积极。 阿尔山？ 以前没听说过呀，阿尔
山在哪儿？朋友说：阿尔山在内蒙古的大兴安
岭，靠近中蒙边界。 我问：阿尔山有什么好看
的？ 朋友说：据说阿尔山很美，养在深山人未
知，去看看就知道了。 北京齁热的，到那里权
当避避暑吧。 有直达航班，一翅子就飞到了。
盛情难却，那好吧。

把阿尔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读了几天，
我不敢说把阿尔山读熟了，读懂了，但总算读
了个大概，对此山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怎么
来概括我的印象呢？ 一水一灵韵， 一花一诗
眼，原来阿尔山到处都是诗啊！

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阿尔山到处铺展着
绿色的草原。 草原从脚下铺起，铺到河边，铺
到村庄，铺满了整个大地。草原铺到山脚前并
不停止，它顺着山坡，一直向山上铺去，几乎
与蓝天连成一片。阿尔山的草原还不是诗，它
是用来写诗的大面积的纸张。只不过，一般的
诗纸是白色或粉红色的， 而阿尔山的诗纸是
绿色的，纯粹的绿色。 天上飘过一朵白云，白
云投下的影子使草原中的一块颜色变深，像
是由初春的柳绿变成了夏天的麦绿。 白云是
飘动的，投在草原上的深色影子也在移动。在
我的想象里， 那是白云要把诗纸铺展得更平
整一些， 并一遍一遍地擦拭， 仿佛在大声召
唤：诗人们，纸给你们准备好了，快来写诗吧！

如果说原上的草还不能称为诗的话，阿
尔山漫山遍野的林木应该是写在大地上的生

机勃勃的诗行吧。阿尔山的森林有原始森林，
也有人工林，林地总面积将近七百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树种除了落叶
松、樟子松、白桦、云杉等，还有数不清的灌
木。诗行有长句，有短句，显得不是那么整齐。
这样的诗有着野生和自由的特点， 正与新诗
相对应。 每一棵树都宛如诗行中的一个字，众
多的字集合起来， 就构成了生动的诗句和蔚
为大观的诗篇。这些诗扎根大地，直指天空，有
着深厚的根基，高远的精神向度。 这些诗句被
春风吹拂过，被秋霜染红过，被白雪覆盖过，有
着丰富的经历和内涵。 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有
着坚强的意志，高贵的品质，一旦构思成熟，一

旦落笔，它们就站在一个地方坚持到底。 风来
了，雨来了，它们只是微笑一下。 霜来了，雪来
了，它们也没有任何转移的动向。这样的诗，谁
不喜欢呢！

阿尔山的水系是诗篇的灵气所在。 不管
什么地方，如果缺了水，就谈不上有灵气，就少
了诗意。 而阿尔山的水系是发达的，水源是充
沛的，被誉为高山泽国。在阿尔山期间，我们看
到了哈拉哈河、伊敏河、天池湖、杜鹃湖、三潭
峡等河流和湖泊， 在大池子里享受了真正的
天然温泉，每天都沐浴在诗篇的灵气里。 值得
一提的还有阿尔山的矿泉水，它清澈透明，装
进瓶子里，如装进一首诗。 “诗”透明得好像什
么都没有， 但里面却溶入了丰富的矿物质和
宝贵的微量元素。

写诗要找到诗的眼睛， 阿尔山到处都是
诗篇，它的诗眼在哪里呢？按我自己的理解，那
在清风中摇曳的花朵应该是明亮的诗眼吧。
我在阿尔山欣赏到了多种以前在别的地方从

未看见过的花，如金老梅、银老梅、金莲花、金
露梅、野百合等。 那些花有红有黄，有蓝有白，
称得上五颜六色。 它们不是人工所养，都是在
肥沃的黑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 它们的生长
是顺其自然，也是天择的结果。 所以每朵花都
显得很有底气，都鲜艳无比。 那天在刚刚开通
的中蒙阿尔山口岸参观， 我见绿色的草原上
盛开着一盏盏硕大的白色的花朵， 觉得甚是
罕见。 请教当地的司机师傅，才知道那是野百
合花。万绿丛中一点白，它白得那么醒目，又那
么夺目，不是光彩烁烁的诗眼又是什么呢！

最能识别生态环境优劣的不是我们人

类，而是各类昆虫。 别看昆虫不起眼，它们的
感官却非常灵敏，对环境友好的要求格外高。
哪里聚集着大量的昆虫， 就表明哪里的环境
适合生存，哪里能得到快乐，哪里便于繁衍生
息。 看天池需要登一座小山，在登山的路上，
我听到了多种鸟语， 看到了翩翩翻飞的蝴蝶
和驾轻就熟的蜻蜓。蝴蝶多是捉对起舞，对对
色彩斑斓的蝴蝶如飞翔的花朵。 一对身手矫
捷的蜻蜓更有绝的，它们一边交尾，还一边在
空中云游。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花蕊间钻进
钻出、忙于采集花粉和酿造蜂蜜的蜜蜂，哪里
有花，哪里就有它们辛勤劳动的身影。这些小
鸟和昆虫在阿尔山的诗篇中担负着什么角色

呢？ 它们应该是一种诗魂吧！
阿尔山之行，此行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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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诗篇
□刘庆邦

你喜欢坚持，方法就越来越多；你喜欢放弃，借口就越来越多。 赵春青 画

情牵大亮山
———李雪健的“还愿”之旅

□李培禹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实际上也就是
泛泛而言，现实中，那些有文化的人还是
喜欢把文化艺术之类做一个高下比对，
一些完全不同门类的文化载体， 按照各
自喜好和了解的程度， 时有高人将之列
序，贴上极品俗物之类的标签，比如近日
一个大学问家就言之凿凿：昆曲、普洱茶
是为中华文化极品云云。 说实话，极品文
化的模样应该是什么样？ 什么物件儿可
以是极品？ 关于这些问题，我一点也不知
道，也不清楚谁才有发言权，甚至什么文
化表征形式杰出， 什么形态可以弃之郊
野，也是一概地不知道。 也许谁都有发言
权， 然而决定权归属于哪种人却似乎是
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不妨扯
点儿别的事。

以前我记得举国上下曾就国花何物

热闹讨论过一阵， 热情的我以为选油菜
花可能是正解，您想啊，从南到北，从东
到西，大家都见过油菜花的模样，早春遍
地之时也没有别的色彩敢与之争艳，加
之又占据饮食天下，审美、物用并举，独
占鳌头必是众望所归。 事实却是大出意
外，我朴素的妄想没有一点呼应，人们大
多着眼于牡丹、 梅花之类， 说是牡丹富
贵、腊梅清雅，非如此身份不足以体现国
体。 花草就是花草， 不明白怎么就清雅
了，如果油菜花有意识，我不信其自觉不
如牡丹富贵。 只是有学问的人必须是个
有学问的样子， 他们把自己关于衣饰的
念想放到花草身上， 一时竟然也是应者
云涌， 虽然当时的大多数国人并未真正
领略过长在土里的富贵清雅之花。

当然，国花什么样子也只是个符号，对文化的影响无足轻重，没选出
来文化还是继续向前发展。 不过学问家的意见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轻视
的了，拿京剧来说吧，在他们的鼓噪下，这个庙堂之中的小众玩意儿，真
的就成了国粹，到现在还有人在振兴。振兴什么呢？ 实在不太清楚。 除了
样板戏的时代，京剧的听众一直就很少，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怎么听
过这门高雅的艺术，即便进到园子，也未见得就像票友那般明白。 老实说
我对京剧的唱腔还是很赞赏的，但自认为其可能的听众基础不如陕西的
老腔，要按贾平凹的理论，秦腔的听众遍布关中，再看看北京人中京剧的
听众，可能还不及零头，就算加上关里关外、长江南北，也只是少数风雅
之人的真爱，国粹乎？再有就是我的偏见了。我以为京剧的听众从总量上
估算，应该一直是在增加，现在的听众不知道比“兴旺”那时候多了多少
倍，不知道怎么还要振兴。 要说国粹的话，很可能是学问家梦想的结果，
就像当初的梅兰芳先生，中国第一旦角名符其实，去一趟日本演出，归来
就是亚洲第一旦角，再去美国一回，便成就了世界第一旦角的名号。 这些
都是好事学问家的声音，否则真要考证的话，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国真不
知道哪里还有京剧旦角这个名号。

话说回来， 我时常会以小人之心鄙视一下那些自以为昆曲比之河北
梆子更高雅的私念，尽管对两种艺术形式我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那就说
了解的流行歌曲吧。流行歌曲初起之时，一些学院里的教授名之为通俗音
乐，冲名称看中性，联系起来就不是那样了，因为通俗对应的是高雅艺术，
也就是那些山上放羊、海里划船的意大利人唱的调子，如果不是卡鲁索瞎
琢磨出一套发声方法，那些不识字的人怎么会比能读书的人高雅呢？真的
是很费解。就算是歌剧，叫个古典也就罢了，大家都是创作音乐，跑进贵族
家房子里吼就高雅了？我觉得未必。很多时候我都不太明白学问家们的心
思，就像极品文化之说，真的不知道文化怎么比个高下，确实不如蜀人麻
将所言的极品好理解：番数超过多少倍即为极品，完全可以量化。

当然了，我明白自己学识较差，所以国粹、极品等等的归类在内心里
还是接受的，毕竟可以归入此列的东西不多，各家所言都有道理，并且我很
支持振兴的理论。 早先小品这种艺术形式兴起的时候，人们就曾对振兴相
声有过呼喊，末了好像作用不是很大，等到大家都不指望的时候，郭德纲却
着实火了一把，你看，当初要是坚持振兴多好啊。 再往文化的源头推，传说
汉赋就当之无愧可以是国粹，可惜存篇很少，说服力受到限制，好在我们可
以拿唐诗说话，在那个鼎盛的时代，唐诗不仅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爱
好，即便是乡村野地里教化小孩子的穷秀才，在完
成驯化任务之余，也会摇着扇子，望着漫天大雪吟
咏：“我自横刀向天笑”，然后回炕去睡觉。 可叹是
蕞尔小国宋朝，没有大家风范，不思振兴唐诗，整
出个宋词， 结果是擅自替小儿搞出许多学问来，
徒增考试的烦恼。

孩子生病，半夜发烧 39.2 度、呕吐，我们
心急如焚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赶， 心里只想赶
紧找到大夫问个清楚。到了医院门口，孩子爸
爸停车的工夫， 我已经抱着孩子冲进了急诊
室。 诊室里人很少，有几个打点滴的病人，我
匆匆忙忙地找到咨询台的护士问：“请问，儿科
急诊在哪？”护士头也不抬地回了句：“前面，看
指示牌。 ”一句话回答得看似清楚，但于我而
言，等于白问。 好不容易找到值班医生，抽了
血，拿着化验单交给医生，医生看了之后只说
一句：“病毒性感冒，嗓子有点红。 ”我有点懵，
没带孩子去人多的地方啊， 这几天就是饮食
过于油腻了点，我不懂医，也不知道“病毒性感
冒”究竟为何，趁人家开药的间隙，忐忑地问：
“请问，病毒性感冒是什么导致的呢？ 这几天
喂饭有点多，会不会是上火啊？”医生叹口气：
“很多原因导致，可能有点火。”望着惜字如金
的医生，我们只好退到诊室外面，开了药，遵
医嘱， 在医院给孩子喂退烧药， 一阵哭闹之
后，孩子还是把喂进嘴里的药吐了一地，手足
无措的我们只能抱着孩子来回走， 大概是孩
子的哭声吵到了医生，她赶紧把门关上了。

回家熬了一天，不见好，我又带着孩子去
医院，这回提前挂了儿童医院的专家号，早上
堵车，急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差 5 分钟预约
取号的时间就过了。医院里人山人海，慌忙取
了号，看见门口站了两个护士，身上挎着牌子
写着：“咨询”，赶紧走过去拿着挂号单给人家
看，“请问，301 诊室怎么走？ ”其中一个扎着
马尾辫的护士笑着说：“3 层，你看，下面这里
有写。”边说边倾斜着身子用手指着挂号单上

面的字给我看。我连忙说：“不好意思，太着急
了，没看见。”她依然笑着：“没事儿，从前面上
楼梯，3 层，右转就看到了。 ”有那么一会儿，
我的心里暖乎乎的，感觉踏实了许多。

到了楼上，依然是人挤着人地排队分诊，
幸好我是提前预约的，很快被叫到号，和另外
3 个患儿家长一起在诊室外面等候。 诊室门
没关，等候的家长都是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不时探头进去看， 护士不停地在旁边提醒：
“请大家排好队在外面等会儿，不要影响医生
看病。”但还是有一个家长抱着哭闹的孩子冲
进了门，就站在门口那里，任护士怎么说也不
退后一步，见此情景，诊室里的家长赶紧把门
关上了。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医生边给孩子听
诊，边问：“怎么不舒服？”害怕医生嫌我啰嗦，
早上出门前我就已经想好了用尽可能简短的
语言回答，医生边开药边点头：“烧退了，也不
咳嗽，现在就是把呕吐止住就没事了，之前化
验血不是也没问题吗？就是小儿积食导致的，
回去给她喝清淡的粥。 ”简短数语，不到两分
钟，开完药，我们出了诊室。

回想两次看病经历， 医生诊断开药的时
间差不多，但却给我不同的感受，头一回，看

完病，依然是一头雾水，回家趴在网上查什么
叫“病毒性感冒”，越查越不明白，看了病不仅
没弄清楚原由，反而还加剧了担心；第二回，
看完病，心里豁然明白过来，什么叫“积食”相
信做家长的都明白， 开了药， 提醒了注意事
项，回到家安心地给孩子喝了粥。

如今，医患纠纷是个社会难题，一边是莫
名的患者家属暴打医生， 一边是医生护士集
体呼吁反对暴力。我没有亲眼目睹过医暴，不
好给出评断；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不是大夫，
不会看病，始终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所以看法
也不免有失偏颇。但有一个道理显而易见，健
康人不会没事儿往医院去找茬， 去医院的人
都是想把自己的病看好。而对于医生来说，救
死扶伤是职责，医治患者是饭碗，谁也不会故
意砸掉自己的饭碗。 如此来看，医生、患者之
间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怎么会弄成水火
不容呢？

说到这里， 让我想起去年我生孩子的那
个傍晚，120 把我送进急诊的时候，大厅里人
很多，老公去建卡、交钱之前，我被推到一个
B 超室门口，我们试着敲门进去，老公讨好地
问：“大夫， 我老婆突然破水， 医生说要做 B

超，我这就去交钱，能不能让她先在这等着。”
那个女医生 （我已回忆不起她的模样） 走过
来，说：“这里晚上不接诊，你快去吧，让她在
这没问题，我先帮你照顾她。 ”然后又告诉老
公哪里交钱，哪里建卡。 再后来，精神紧张的
我一直记不清来龙去脉，只记得，直到我被推
进手术室之前，一直都是她帮着照顾我。B 超
结果出来说要马上手术， 她和老公推着我一
路小跑到楼上手术室，路上我们一直感谢她，
我记得她说：“现在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从
小就没受过罪， 父母又不在身边， 这都能理
解，没事，不用紧张。 ”

我想， 假如抛开现有医疗制度的缺失不
谈，单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作为人，应该有
最起码的良心， 倘若医生都本着良心给患者
治病，不会出现红包、回扣之类的丑闻；倘若
病人体谅医生的辛苦， 耐心等待治疗的同时
给予医生最基本的信任，也许，医患暴力就会
消失吧。

看病小记
□周 倩

资 讯 快 递

本报讯 近日， 应美国中华文化基金会邀
请，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北京文创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水墨·中国梦———当代中
国画精品展”在美国纽约国家艺术俱乐部开幕。

据悉，此展是中国美协自 2008 年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举办 “同一个世界———中国画家
彩绘联合国大家庭艺术大展”之后，时隔五年

再一次将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带往大洋彼岸的
美洲大陆。 展览汇集了刘大为、吴长江等 16
位当代中国画名家的倾力之作。 代表了当前
中国画创作的较高水准。 展览将推动两国和
地区间的美术交流与合作， 增进相互理解与
友谊，使中美两国共享水墨艺术的“中国梦”。

（源源）

本报讯 11 月 10 日，“清气乾坤， 盛世辉
煌” 第十届清新文化研讨会暨书画展在北京
举行，本次活动是由中国清新文化协会、北京
发展与改革研究会等单位主办， 北京凡凡清
新文化发展中心承办。

据介绍， 清新文化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为基础的文化创新理念，是一种思想、思潮、一

种流派或一种信仰， 体现了人们对清新风格的
追求。它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促进
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健康发展。会议通过开
展学术研讨、书画展、书画笔会等活动，倡导清
新的审美风尚、弘扬风清气正的清新文化，表达
了当代文学艺术家对清新文化艺术的审美追
求。 共近百幅书法、国画作品参展。 （杨文）

本报讯（记者丛民）第五届山东品牌文化
节将于 12 月 21 日在山东省城济南举行。 本
届品牌文化节以“品牌驱动转型，金融成就梦
想”为主题，集中展示和评介表彰全省企业品
牌建设取得的成果。

本届品牌文化节期间将围绕树品牌形
象、促品牌创新、助品牌升级展开活动，包括
举办山东省品牌发展高峰论坛、 山东省行业
品牌发展平行论坛， 山东省企业品牌文化展
览、山东省企业互助合作对接会等。

又到年末，跨进冬的门槛。冬日的一个清
晨，我推开窗户，一阵冷风迎面袭来，吹在脸
上生疼。昨夜下了一场雨，湿湿的地面上铺着
一层落叶，我能想象到离开枝头的瞬间，它们
有过怎样的不舍和疼痛。

那一刻，我的思绪也如片片落叶，从心的
枝头滑落。 回望这一年来，工作上不见起色，
生活中烦恼如丝，我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这
时电话响起， 一位爱好摄影的同事约我到郊
外走走。

那是一片很大很大的荷塘， 在这样的季
节，荷塘呈现出一片残败景象。花落了，叶残了，
全然没了当日的风光。 唯有那褐色的茎蔓，以
遗世独立般的神情，立于水塘之上。 对这片水
塘而言，这里曾经有多繁华，如今就有多落寞。

“简直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同事
几乎是欢呼着奔向池塘边的。

她举着相机，或站或蹲，对着一池残荷拍
照。我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这一方荷塘里尽是
枯枝败叶，有什么可拍的呢？ 索性由她去，她
拍寒风中的残荷，我沿着塘边漫步。

岸边有一棵老树，粗壮的树干上，布满岁
月的伤痕。 我捡起一片落叶，凝视许久。 曾收
到来自远方的信笺， 信中夹着一枚枚美丽的
叶子，上面写着深深的祝福。 如今，那些信笺
还在，友情却变淡了。

我仰起头， 看到高高的树杈上有一个鸟

巢，就像是树的眼睛，在风中静静地守望着。
在灰白天空的映衬下，显得如此寂寞而清绝，
它随时光慢慢老去，老得只剩下了回忆。

过了几天，同事拿来一帧照片让我看。 我
几乎是惊跳着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这是我看过
的那荷塘，那树，那鸟巢吗？在我眼中冬天的衰
败，怎么到了照片里，却有一种蚀骨的美。

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跟我看到的不一
样呢？ ”“同样的景致，不一样的心境，会有不
同的感受。 ”同事笑着应道。

再看照片中的残荷，经了风，经了雨，在
隐忍中变得柔软与慈悲。那些清瘦的枯茎，高
擎着残败的叶子，透出一种不言屈服的顽强。
还有那棵老树，风中的鸟巢，已在时光中站成
永恒。 所有的浮华终会散去，彼时荣辱皆忘，
什么都不惧怕了，更显出一派铮铮风骨。

在这个寒风瑟瑟的季节里， 一切删繁就
简，昔日的繁华喧嚣都已远去，便有了深邃、空
旷、宏阔之美。冬日里的沉寂，其实是一种自省，
一种坚守，也是沉淀自我、积蓄力量的过程。

这样想来， 我喜欢上了冬天。 冬日的午
后，泡上一杯茶，在袅袅茶香中品味人生，或
捧起一本书慢慢阅读。倘若遇上下大雪，邀上
两三好友，去体验踏雪寻梅的乐趣。学会放空
自己的心灵，不与往事纠结，不跟自己较劲，
日子变得简单而纯粹。

原来守望也是一种幸福。

第十届清新文化研讨会暨书画展在京召开

“水墨·中国梦———当代中国画精品展”在纽约开幕

山东举办第五届品牌文化节

冬日的守望
□顾晓蕊

大亮山在哪儿？

《杨善洲》的获奖“遭遇”

大亮山的“还愿”之旅


